
 
 

不同地貌类型下黄土高原典型县域新增耕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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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整治是中国增加耕地数量、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居民膳食结构改变的背

景下，土地整治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新增耕地利用方向该如何科学确定是亟需研究的问题。该研究以位于

黄土高原的延川县为例，利用土地利用、耕地质量等数据，研究了新增耕地在黄土高原典型地貌塬（梁）、坡面、沟道

的利用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变化类型新增耕地的质量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分布，结果表明，延川县新增耕地转变为非耕地

的比例为 20.69%，林地、草地是新增耕地转变的主要去向，果园种植收益远大于粮食作物种植收益，且果园种植为劳

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时间多，加之农户劳动力数量有限未有更多时间将新增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使得新

增耕地撂荒并转变为了林地、草地。沟道是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的主要分布区域，沟道和塬面（梁）是新增耕地转变为

草地的主要分布区域，塬面（梁）是新增耕地转变为果园的主要分布区域，不同地貌类型的水分条件是新增耕地在不同

地貌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反映出，在果园种植收益高的条件下，即使位于沟道的水资源

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新增耕地，由于劳动力的限制，也不会被利用以进行粮食作物种植，而是被撂荒并转变为林地，

相反塬面（梁）的新增耕地也会被利用为收益更高的果园。未来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应根据不同区域地形地貌、水资源等

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确定利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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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　言

土地整治是中国增加耕地数量的重要措施。2001－
2010年、2011－2015年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分别为

2.76×106、1.84×106 hm2[1-2]。1999－2017年中国通过实

施土地整治增加耕地 5.01×106 hm2，占 1999－2017年中

国新增耕地总面积 70%[3]。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

续推进和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耕地撂荒现象越发突出。

2000－2021年中国乡村人口由 80 837万人减少到 49 835
万人，减少了 31 002万人。2011年和 2013年中国分别

有 13.5%和 15.0%的耕地处于撂荒状态[4]。此外，中国

居民的膳食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5]，中国对水果、肉、

蛋、奶等其他副食品的需求增加[6]，使得耕地非粮化现

象也越来越严重[7]。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约为

27%[8]。因此，在中国耕地撂荒与非粮化较为严重的背景

下，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利用状况如何，其利用策略该如

何改进，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新增耕地研究方面，新增耕地潜力[9-11] 和新增耕

地空间分布[12-13] 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自然适宜性

的基础上，对中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进行

评价，发现大部分耕地后备资源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14]。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空间上有逐步向西北地区移动

的趋势，限制了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可持续发展[15]。此

外，相关研究还对新增耕地的土壤属性[16-17]、质量建设

措施[18-20] 进行了分析。对土地整治前后土壤样品的分析

得出，表层土壤及其酶活性对新增耕地质量有重要影

响[21]。不同比例的红黏土与马兰黄土复配能够快速形成

高质量的土壤[22]。相关文献还对新增耕地对粮食产能的

影响进行了探讨[23-24]。YAN等[25] 对中国新增耕地和被

建设占用的耕地的生产能力进行研究，发现新增耕地的

生产能力是被建设占用的耕地生产能力的 50%左右。王

军等[26] 对福建建溪流域农用地整治的研究表明，农用地

整治能够有效提高耕地产能但也存在对碳固定的负作用。

新增耕地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也是新增耕地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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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27-28]。中国增加的边际耕地显著增强了土壤风蚀，

引起了地下水的消耗，破坏了自然栖息地，阻碍了环境

的可持续性[29]。当前对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已经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地形地貌是对耕地利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一方面，山地、丘陵、平原等地形地貌决定了耕地的分

布状况，另一方面，沟道、坡面等不同地形部位，耕地

撂荒和持续利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30-31]。但是，基于不

同地貌类型对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利用状况进行分析的

研究缺乏，基于不同地貌类型新增耕地利用变化提出土

地整治策略的研究也不足。

因此，本文以位于黄土高原的延川县为例，基于黄土

高原典型的地貌类型塬、梁、沟道、坡面，分析新增耕

地在不同地貌类型上的利用变化及其质量状况，以期为

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延川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地理坐标 109.61°E～
110.45°E，36.62°N～37.10°N，东临黄河与山西省永和县

接壤，北与榆林市清涧县相连，西接宝塔区和子长县，

南靠延长县，总面积 1984 km2。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0.5 ℃，年日照时数 2 558 h，无霜期 185 d，
多年平均降雨量 495 mm。延川县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属

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地貌类型是黄土高原的典型地貌：塬、

梁、沟道、坡面（图 1）。2021年延川县地区生产总值

118.97亿元，总人口 18.61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3 92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1 000元，城镇化率

36.27%。2019年耕地面积 14 867.81 hm2，园地（果园）

面积 32 909.84 hm2。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延川县是苹果最

佳优生区，延川县是陕西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
 
 

a. 研究区及新增耕地位置
a. Study area and location of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b. 不同地貌类型新增耕地
b.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at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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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遥感影像及其新增耕地

Fig.1    Remote sensing image of study area and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延川县 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018年耕地质量分等数据，2019年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是在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

的基础上，经过逐年更新后形成。中国在 2007－2009年
实施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形成了以 2009年 10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根据《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规程（TD/T 1 014－2007）》，土地利用调

查采用的遥感影像的分辨率优于 2.5 m，成图比例尺为

1∶10 000，耕地、园地最小上图的实地面积为 600 m2，

林地、草地最小上图的实地面积为 1 500 mm2。采用的坐

标系统为 1980西安坐标系；其次，土地利用调查成果的

准确性检查包括县级自检、省级预检和验收、全国核查

等方面，每一层级的检查均规定了外业调查的图斑数量

比例及其准确度。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每

年对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地块进行更新，得到历年的土

地利用现状数据库，该数据是中国土地资源管理的依据。

因此，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是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数

据库基础上逐年更新形成的。从 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中提取延川县 2015年耕地图斑。

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 407－2012）》，
在耕地光温水生产潜力的基础上，中国对耕地质量进行了

全面评价，形成了耕地分等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每年

对新增加的耕地、经建设质量发生变化了的耕地等进行

质量更新，形成历年耕地分等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中国

耕地质量管理的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 407
－2012）》规定，在完成耕地质量评价后，抽取一定数

量的耕地图斑进行耕地质量的野外调查、实测，如果误

差率小于 5%则认为计算结果总体上合格。延川县 2018
年耕地质量分等数据是以 2017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中的

耕地图斑为评价对象对耕地质量进行评价，2017年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也是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基础上逐年

更新形成的。在耕地光温水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延川县

耕地自然等指数的评价要素包括有效土层厚度、表层土

壤质地、地形坡度、灌溉保证率、土壤侵蚀程度，计算

得出的耕地自然等指数越大，耕地质量越好。一方面，

从 2018年耕地质量分等数据中获得延川县 2017年的

耕地图斑；另一方面，利用耕地分等数据对新增耕地进

行质量分析。

2017－2019年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国土调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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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标准时点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规程（TD/T 1 055－2019）》，
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采用优于 1 m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农用地最小上图的实地面积为 400 m2，坐标系统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成为当前中国自

然资源管理的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规程（TD/T 1 055
－2019）》规定，县级对调查成果进行 100%内外业自

检，省级对县级数据库质量进行 100%内外业预检，国

家级进行内外业核查，并规定了内外业检查、核查的技

术方法、手段。

 2.2　数据处理

首先，将 2015年耕地图斑、2017年耕地图斑空间校

准到 2019年耕地图斑上以统一坐标系统，因为 2015年与

2017年耕地图斑与 2019年耕地图斑存在很多相同图斑，

特征点很多，所以校准精度很高，误差仅为 0.001 9 m。

其次，对 2015年和 2017年的耕地图斑进行空间叠加以

获得 2016、2017年的新增耕地，新增耕地图斑与 2019
年土地利用叠加，以获得新增耕地的利用状况。第三，

基于 Bigemap软件平台的 MapQuest遥感影像，将新增

耕地图斑导入软件平台，根据塬面（梁）、坡面、沟道

在遥感影像上的差异并结合周围地形的变化，对新增耕

地图斑的地貌类型进行逐图斑目视判别，地貌类型划分

为塬面（梁）、坡面、沟道，并分析不同地貌类型新增

耕地的利用状况。第四，基于 2018年耕地质量分等数据

和新增耕地图斑所处的地貌类型，分析不同地貌类型新

增耕地的质量状况。

2021年 11月底至 12月初的冬季对延川县进行了为

期 7 d的野外实地考察和农户访谈调研，考察和调研内

容主要涉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利用情况、农业生产情

况等。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利用情况主要调查不同地貌类

型土地整治后新增耕地是否被撂荒、撂荒原因。农业生

产情况主要调查果园种植经营情况、粮食作物种植经营

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增耕地利用状况分析

新增耕地转变为非耕地的比例较大。2016和 2017
年延川县共新增耕地 1 815 054 m2（表 1），新增耕地在

2019年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面积为 1 439 573 m2，

占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79.31%，发生变化的面积为

375 481 m2，占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20.69%。

林地、草地是新增耕地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

主要去向，面积分别为 189 691、67 886 m2，占土地利用

类型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50.52%和 18.08%。

新增耕地转变为果园、设施农用地的面积分别为

10 657、6 300 m2，分别占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新增

耕地总面积的 2.84%和 1.68%。新增耕地转变为工矿用

地、农村宅基地及公用设施用地、道路、水面的面积占

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80%、0.42%、9.80%、10.86%。本文主要研究新增耕

地转变为其他农用地的情况，对新增耕地转变为建设用

地的情况未进行探讨。
  

表 1    新增耕地及其在不同地貌类型上的分布

Table 1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m2

类型
Type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沟道
Loess gully

坡面
Loess slope

塬面（梁）
Loess tableland

and beam
土地利用类型
未发生变化
Land use type
without change

水浇地 35 197 0 0

旱地 746 939 2 051 655 386

土地利用类
型发生变化
Land use type
with change

果园 786 0 9 871
设施农用地 4 318 0 1982

林地 156 062 829 32 800
草地 30 528 0 37 358

 

种植果园的收益要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根

据对延川县农业生产的实地调研，正常市场行情下（苹

果售价 4元/kg），苹果园净收入达到 15万元/hm2，市

场行情好的情况下（苹果售价 8元/kg），果园净收入达

到 30～45万元/hm2。与此同时，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是

小麦、玉米，小麦、玉米的净收益均低于 1.5万元/hm2。

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仅是种植果园收益的 10%～20%。

因此，农户更倾向于果园种植。

然而，果园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活动，需

要占用大量人工。根据对延川县果园种植情况的调查，

果园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疏果、套袋、采摘等作业

均需耗费大量人工，每人最多能够管理 0.167 hm2 果园。

与此同时，农户劳动力数量有限，按照每户 4个劳动力（父

辈与子辈），户均果园面积 0.667 hm2 左右。在农户劳动

力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农户不

会将劳动时间分配给收益低的粮食作物的种植。

因此，果园种植收益远大于粮食作物种植收益，且

果园种植为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加之农户劳动力数量

有限，便导致了新增耕地并未被利用为粮食作物的种植，

而是被撂荒并转变为了林地、草地。

 3.2　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分布

沟道和塬面是新增耕地的主要分布区域。分布在沟道、

塬面（梁）、坡面上的新增耕地面积分别为 1 045 187、
766 680、3 187 m2，分别占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57.58%、

42.24%、0.18%。坡度的限制使得坡面新增耕地的面积

和占比最小。

 3.2.1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

类型的分布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水浇地全部位于沟

道（表 1）。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主要

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的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分别为 746 939和
655 386 m2。

一方面，尽管黄土塬（梁）土层深厚，能够存储自

然降水，但是黄土不存在隔水层，无法打井进行农业灌

溉。另一方面，黄土层内的土壤水分逐渐渗透到沟道内，

形成径流。根据对延川县的实地调查，沟道内几乎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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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即使是在调研的 11月底 12月初的冬季，沟道内

仍有径流。因此，黄土高原沟道水分条件优于塬面（梁）

的水分条件，使得延川县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

增水浇地全部位于沟道内，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

新增旱地主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

 3.2.2　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类

型的分布

在不同地貌类型，新增耕地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时存在显著差异。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

分布在沟道的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面积为 156 062 m2，

占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82.27%（表 1）。转

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分

布在沟道和塬面（梁）的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面积分

别为 30 528和 37 358 m2，占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分别为 44.97%和 55.03%。转变为果园的新增

耕地主要分布在塬面（梁），分布在塬面（梁）的转变

为果园的新增耕地面积占新增耕地转变为果园总面积的

92.62%。

延川县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00 mm左右，自然降水

量能够满足草地生长的水分需求[32]，因此，转变为草地

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林地生长对

水分的需求较草地多，使得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主要

分布在沟道内。对于黄土高原而言，苹果树正常生长的

需水量为 550 mm左右[33]，自然降水基本能够满足苹果

树生长的水分需求；此外，沟道水分过多，会导致果园

发生病虫灾害，影响苹果品质，沟道内新增耕地不适宜

利用为果园；第三，塬面（梁）光照时间较沟道更长，

有利于苹果品质的提升。因此，在果园种植收益高的情

况下，新增耕地被利用为果园，且主要分布在塬面（梁）。

不同地貌类型水分条件的差异使得新增耕地在不同

地貌类型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时存在差异。转变为

林地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

地在沟道和塬面（梁）上均有分布，转变为果园的新增

耕地主要分布在塬面（梁）。

 3.3　不同质量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分布

 3.3.1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不同质量新增耕地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水浇地主要是自然

等指数为 [600，700）和 [800，900）的位于沟道的耕地。

自然等指数分布在 [600，700）和 [800，900）的土地利

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水浇地占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

变化的新增水浇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5.48%和

40.10%（表 2）。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主要是自然等

指数介于 [600，700）的位于沟道和塬面（梁）的耕地。

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700）位于沟道和塬面（梁）的土

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分别占土地利用类型

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总面积的 45.61%和 44.76%。自

然等指数介于 [700，800）和 [800，900）位于沟道、坡

面、塬面（梁）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占

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旱地总面积的比例均小

于 5%。
 
 

表 2    不同质量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quality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in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

类型
Type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地貌类型
Geomorphic type

不同自然等指
数的耕地面积比例

Area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hysical quality score
[600, 700) [700, 800) [800, 900)

土地利用类型
未发生变化
Land use type
without change

水浇地 沟道 55.48 4.42 40.10

旱地

沟道 45.61 3.33 4.25
坡面 0 0.10 0.04

塬面（梁） 44.76 1.70 0.21

土地利用类
型发生变化
Land use type
with change

果园
沟道 7.37 0 0

塬面（梁） 77.73 14.90 0

林地

沟道 56.63 15.21 10.43
坡面 0 0 0.44

塬面（梁） 14.92 1.92 0.45

草地
沟道 39.67 2.46 2.84

塬面（梁） 53.36 1.67 0
 

就土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的质量分布

而言，新增水浇地的质量较新增旱地的质量高，主要是

由于新增水浇地位于沟道，土壤水分条件较塬面（梁）

优越。

 3.3.2　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不同质量新增耕地

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主要是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
900）的沟道耕地和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700）的塬面

（梁）耕地。但是，自然等指数介于 [700，800）、[800，
900）的位于沟道质量较高的新增耕地也转变成为林地，

占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25.64%。反映出，在

果园种植收益高、果园种植需要劳动时间多、农户劳动

力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即使位于沟道的水资源条件较好、

质量较高的新增耕地也不会被利用以进行粮食作物种植，

而是被撂荒并转变为林地。

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主要是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
700）的位于沟道和塬面（梁）的耕地。位于沟道和塬面

（梁）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700）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

地占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39.67%、53.36%。

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地主要是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
700）位于塬面（梁）的耕地，自然等指数介于 [700，
800）位于塬面（梁）的耕地也占一定比例。位于塬面

（梁）自然等指数介于 [600，700）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

地占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77.73%，位于塬面

（梁）自然等指数介于 [700，800）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

地占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14.90%。反映出，

在果园种植收益高的条件下，塬面（梁）的新增耕地也

会被利用为收益更高的果园的种植。

 4　讨　论

土地整治作为中国增加耕地的主要手段，其面临的

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土地整治是中国弥补耕地减少、

实现耕地数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34-35]。2001－2010年
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 2.76×106 hm2[1]，2011－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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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 1.84×106 hm2[2]。1999－2017年
中国通过土地整治增加耕地面积 5.01×106 hm2，占同期

中国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70%[3]。在 20世纪 80年代－90
年代，土地整治的主要任务是增加耕地面积。90年代

－2007年，土地整治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耕地面积、提高

耕地质量，并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统筹城乡发展。2008－
2012年，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也成为土地整治的目标之

一。2013－2018年是土地整治综合发展的阶段，目标主

要包括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2019年以来，中国开展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目标是以若干个村或镇等整体推进土地

整治，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在土地整

治发展过程中，国家多次发布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土地

整治新增耕地必须利用为耕地且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

不能够将新增耕地利用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然而，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在黄土高原果园

种植收益比粮食作物种植收益高、果园种植需要大量劳

动时间、农村劳动力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黄土高原地区

的新增耕地并未被利用为粮食作物的种植。延川县

2016年、2017年新增耕地转变为非耕地的面积占新增耕

地总面积的 20.69%。位于沟道的转变为林地、草地的新

增耕地占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草地总面积的 82.27%、

44.97%。即使是位于沟道的水资源条件较好、质量较高

的新增耕地，也并未被利用为粮食作物的种植，而是被

撂荒并转变为林地。位于沟道自然等指数介于 [700，900）
的转变为林地的新增耕地占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总面积

的 25.64%。另一方面，在果园种植收益大于粮食作物种

植收益的情况下，位于塬面（梁）的新增耕地也会被利

用为经济收益更高的果园。

中国农村人口将持续减少，由 2010年的 6.71亿人

减少到 2021年的 4.98亿人，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农村劳动力还将继续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居民膳

食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对肉、蛋、奶、果品等的需求

持续增加。人均干鲜果品消费量由 2013年的 40.7 kg增
长到 2020年的 56.3 kg，增长了 38.32%。因此，在中国

农村劳动力析出和居民膳食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

土地整治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规定所有区域

的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全部用于粮食作物种植是不科学的，

应当根据不同区域地形地貌、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

因地制宜地确定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利用方向，以满足

多样化的居民膳食。

对于黄土高原而言，塬面（梁）上的土地整治新增

耕地可以利用为果园，并按照果园对土壤和农田基础设

施的要求，实施土地整治工程；沟道内的土地整治新增

耕地，如果要进行粮食作物种植，就需要进行土地流转

实现规模化经营或者配套种粮补贴、耕地补贴等，以阻

止耕地撂荒实现耕地的粮食生产。

本文利用 2015年、2017年耕地数据获得 2016年、

2017年的新增耕地，并分析其 2019年的利用情况，新

增耕地利用的时间相对较短。在对当地新增耕地的调查

过程中，实地查看了已经实施多年的土地整治新增耕地

项目，其新增耕地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比例可能

会更大。

 5　结　论

延川县新增耕地转变为非耕地的比例较大，林地、

草地是新增耕地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主要去向，

占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

为 50.52%和 18.08%。果园种植收益远大于粮食作物种

植收益，且果园种植为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

的劳动时间多，加之农户劳动力数量有限，使得新增耕

地并未被利用为粮食作物的种植，而是被撂荒并转变为

了林地、草地。

不同地貌类型的水分条件导致了新增耕地在不同地

貌类型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时存在差异。转变为林

地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位于沟道的转变为林地

的新增耕地占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总面积的 82.27%；位

于沟道自然等指数介于 [700，900）的转变为林地的新增

耕地占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总面积的 25.64%，也反映出

即使位于沟道的水资源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新增耕地

也不会被利用以进行粮食作物种植，而是被撂荒并转变

为林地。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

（梁），分布在沟道和塬面（梁）的转变为草地的新增

耕地分别占转变为草地的新增耕地总面积的 44.97%和

55.03%。转变为果园的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塬面（梁），

表明在果园种植收益高的条件下，塬面（梁）的新增耕

地也会被利用为收益更高的果园。

土地整治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应当根据

不同区域地形地貌、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确定新

增耕地的利用方向，尤其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析出、居民

膳食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土地整治新增耕地不应当硬性

规定种植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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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change of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at typical county
under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in the Loess Plateau

ZHOU Jian1, LI Chao2※, ZHANG Bailin3, ZHOU Qinhui1

(1. Northwest Land 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China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35, China;　3.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for grain security
in China.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NICL) can then be fully utilized to promote rural 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utilization direction of NICL by land consolidation, particularly with the decrease in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giant change in residents' dietary structure. Taking Yanchuan County located at the Loess Platea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land use changes and quality distribution of NICL under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including the
loess tableland, beam, gully, and slo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20.69% of NICL was converted into non-cultivated land so far.
Specifically,  the NICL was mainly transformed into forest  and grassland. Three reasons were attributed to making the NICL
change into the forest or grassland. Firstly,  the benefit  of orchard farming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grain crop farming.
Secondly, orchard farming was a labor-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y that required a lot of labor time. Thirdly, rural
labor  was  limit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rrespondingly,  much  less  time  was  spent  using  the  NICL  for  grain
production. The NICL was then converted into forest land in the loess gully, whereas, the grassland was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loess gully, tableland and beam. Among them, the apple orchard land that was converted from NICL was distributed in the
loess tableland and beam. The converted area was 156 062 m2 from the NICL into the forest land in the loess gully, accounting
for 82.27% of the total  area of converted NICL into the forest  land. Meanwhile,  the converted areas from the NICL into the
grassland in the loess gully, tableland and beam were 30 528, 37 358 m2 ,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44.97%, and 55.03% of
the total area of converted NICL into grassland, respectively. The converted area was 9871 m2 from the NICL into the apple
orchard land in the loess  tableland and beam, accounting for  92.62% of the total  area of  converted NICL into apple orchard
land.  Water resource dominat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types of  NICL at  different  geomorphic types.  Even the
high-quality NICL was converted into the forest land in the loess gully. Furthermore, 25.64%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converted
NICL into forest land was shared with a physical quality score of [700, 900) in the loess gully. It inferred that the NICL failed
to use for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loess gully, even with better water resources and high quality under the high benefit of
orchard  farming.  But  the  NICL  was  abandoned  and  then  converted  into  the  forest  land.  Conversely,  the  NICL  in  the  loess
tableland  and  beam was  used  for  orchard  farming  for  more  economic  benefit.  Anyway,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NICL by  land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s  the  rural  population  decreased  and  residents'  dietary
structure changed in China.
Keywords: cultivation; land use; geomorphic type;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land consolidation;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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